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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走了
追记江西省高院二级高级法官胡国运

本报记者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
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一段视频里，李莎带着东升村的孩子们唱起
了儿歌《虫儿飞》。在画面中，夏日晨光照耀山村，
绿色的稻田美如画卷……

孩子们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那个笑容
灿烂，教他们吟唱“你在思念谁”的“莎姐姐”，成
了他们此刻心中最思念的人。

2020 年 5月 9日，21 岁的华南理工大学研
究生李莎在返回支教学校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不
幸罹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支教路上。

把“小小的坚定”装进随身行李

同学陈悦总会想起去年毕业典礼上李莎的
样子。那一天，李莎穿着学士服，作为西部计划志
愿者、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接受表彰。

她打扮得庄重而精致，站在“到西部去，到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横幅前，接受记者采访，眼
睛里闪着憧憬又幸福的光芒，“那是我心目中李
莎最美的时刻之一。”

陈悦问过李莎，为什么要选择支教。当时她
回答，去支教一定会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是
和此前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她想体验一种
新的成长。

谈及自己今后的路，李莎说过，“我深知在祖
国的西部，在偏远的基层，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
人。就像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一样，我理应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看似渺小却又
足够坚定的力量。”

就这样，去年 8 月，这个靠勤奋读书从大巴
山走出来的川妹子，加入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 2019届本科毕业生、2019届研究生支教
团（下简称研支团），转身走进了广西大石山。

“我们乘坐的班车上放满了打包好的教学物
资、随身行李，连车顶上都放着箱子。”队长王弘
对 11 人研支团出发时的场景记忆犹新，他们的
目的地，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乡东升村。

在研支团，李莎是年龄最小的队员，却没有
一点娇滴滴的“公主病”。“坚韧是我最骄傲的品
格。”她曾经这样自我评价。

抵达当晚，研支团吃住在东升小学，厨房没
电，需要生火。李莎上手就劈柴烧火、切菜煮饭，
为队友们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没有一句抱怨。
李莎从小到大一直要强，“她从来没向我诉过苦，
独立自强有担当。”谈到令他骄傲的女儿，李莎的
父亲泪如雨下。

“支教不是不苦，但她愿意去吃这个苦。”罗
韵娟是李莎的导师，大二那年，李莎就参与了罗
韵娟指导的有关抑郁症健康传播研究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从本科生到即将入学的
研究生，李莎在专业领域的成长，罗韵娟看在眼
里；但李莎的性格，始终如两人初见时那样阳光、
上进，“你在她身上看不到阴霾，她的笑容就像向
日葵，向日而开，在工作和学习中乐于伸出援手
帮助别人。”支教过程中，李莎一直与罗韵娟保持
着联系，两人有过不少交流，但她从没跟老师抱
怨过一句——决定要来山区支教，她就把自己
“小小的坚定”装进了随身行李。

“莎姐姐”的歌声与微笑

夏日傍晚，云雾掠过山冈。回家的山路上，蝉
鸣阵阵，小学四年级学生阳权涛背着书包，边走
边哼起歌曲《宁夏》的旋律。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熟悉的
歌词背后，是男孩珍藏的一段夏日记忆——阳权

涛的家就在东升村，他是“莎姐姐”的学生。
坐落在群山中的东升村是一个深度贫困的

苗族村寨，全村 520 多户有 300 多户是贫困户。
许多像阳权涛这样的孩子在贫瘠的大山里长大，
少有机会外出。

“研支团在暑期前就和我们约好了，等报到
后，来学校给孩子们组织夏令营活动，孩子们都
特别期待。”时任东升小学校长杨光友说。

研支团来了，如期开始的夏令营不出意料地
大受欢迎。30 多个孩子被分成大小班，李莎负责
讲授安全教育课和音乐课，同时承担夏令营活动
的部分拍摄任务和后勤保障工作。研支团里的小
妹妹，成了孩子们眼中漂亮又爱笑的“莎姐姐”。

孩子们喜欢上莎姐姐的音乐课。每当他们用
稚嫩的童声随李莎唱起歌谣，美妙的旋律就会冲
破陈旧的窗户，飘向屋外、飘向远方。

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一些留守儿童成了李
莎难舍的牵挂。“有的孩子比较内向，很少说话，
李莎一有空就想办法接近她们，并利用家访的机
会，走进孩子们的内心。”王弘说。

女孩小兰（化名）来自单亲家庭，母亲很早过
世。夏令营期间，李莎拉着小兰的手送她回家，坐
在小兰的房间，李莎陪眼前害羞的女孩聊天、合
影，尝试着了解她的生活、走进她的内心。

李莎也常给罗韵娟发微信，与导师探讨乡村留
守儿童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喜爱看短视频、更
易网络成瘾等问题，希望将自己在支教中的所见所
感所思反映到日后的学术研究中，从而帮助更多的
人。“她想带着这种经历回到校园研究中，做对社

会、对弱势群体有价值的事。”罗韵娟说。
李莎的用心换来了孩子的真心。一次，在一

个留守女童家结束家访，喜欢抱着小熊睡觉的女
孩想把最心爱的公仔送给李莎，还专门为莎姐姐
采下家门口的一朵小花。

“夏令营的结束会演上，李莎带着孩子们准备
了一个合唱，效果很好。”杨光友还记得会演时孩子
们由衷的笑容，“这些旋律被孩子们记在了心底”。

“我肯定要去”

2019 年 9 月，秋季学期开学，依照安排，李
莎离开东升村，到龙胜小学开启定点支教工作，
负责两个班级的实践课、英语课教学，并协助学
校行政管理和宣传工作。

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来说，英语是绝对的
短板，莎姐姐却总能想出办法激发孩子们的学习
热情。她常对同事说，自己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
的，对山里孩子的艰难并不陌生。李莎的老家在
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和龙胜一样，也曾是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家乡读书时，老师鼓励她，
“知识改变命运，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努力地读
书，才能走出大山”。这句话像一团火苗，点燃了
李莎心中的梦想，指引她一路奋进求知，走出山
村、探访外面精彩的世界。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老
师启发的李莎，也想传递那团“火苗”，尽最大努
力去帮助孩子。

同事们对李莎的认真与投入印象深刻。美术
老师李文哲和李莎都住在学校宿舍，两人经常一

起做饭、聊天，交流很多。“宿舍楼对着行政楼，
时常看到深夜里她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我还给
她发微信，让她早点回来吃饭。”回忆起好友，
李文哲总忍不住抹眼泪。

王亚权和李莎是研支团的队友，在三门小
学支教。三门镇是龙胜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在
“龙胜一对一”爱心助学项目中，李莎主动请
缨，加入三门镇助学组。

去年 10 月底，助学组决定到三门镇双朗
村中寨组进行家访，对象是一些尚未脱贫的困
难家庭的孩子。当时下着雨，王亚权担心不安
全，劝李莎下回再来。

“我肯定要去。”李莎回复。耗时两个多小
时周转两趟班车，再翻山越岭走 40 多分钟山
路，李莎没有丝毫犹豫。

家访返回的路上，李莎就琢磨起帮扶方案
来。“后来我们帮助家访那家的孩子申请了助
学金，现在一家人见了我们，十分感激，”王亚
权说，“这些，李莎却见不到了。”

“她带我走到了充满阳光的地方”

“她是一个天真烂漫又敢于探索的孩子，
一个在意自己体重和身材又喜欢自拍的孩子，
一个酷爱英语和结交朋友的孩子，一个习惯闲
暇时候养养多肉做做西米露的孩子，一个爱吃
螺蛳粉爱吃辣的川妹子，一个爱逛淘宝爱逛菜
市场又擅长和大妈们讨价还价的孩子。”虽然
两人同岁，陈悦还是会用“孩子”来形容李莎。

现在李莎走了，家人、师长、队友、同学，没有
人相信这个像小太阳般明媚的孩子永远地离
开了。

“我叫李莎，来自四川。”室友冯越还记得
大一入学，李莎在宿舍作自我介绍时的样子。
那是 2015 年，李莎以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文
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华南理工大学。虽然顶
着“状元”的光环，但在冯越看来，这个朝夕相
处了四年的室友，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大学女
孩，她爱打扮、爱摄影，时常在周末的时候约她
出去踏青拍照——后来冯越得知，那部承载了
两人大学时光的单反相机被李莎带到了支教
的小学，成为她记录学生成长的另一双“眼
睛”。

当然，这位室友也有不普通的地方——不
只是傲人的学分绩、奖学金或者“三好学生”之
类的荣誉，她身上的坚韧和求知欲更让冯越感
佩，“我们曾一起参加背单词打卡训练营，我没
多久就放弃了，而她在异常忙碌的时候，仍然
坚持打卡，直到背完全部单词。晚上寝室熄灯
之后，我还能看见她点起一盏小灯，听到她静
静翻书的声音。”

导师罗韵娟的手机上，还保存着今年 5月
6日，李莎在研究生师门群内的最后一次发言。
即使学习、支教等任务繁忙，李莎还是发来消
息，报名参加导师的数据分析培训线上课程。

回顾大学时光，李莎曾留下感言：“我成长
的平台扩展了我的格局。大学培养的不是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
年。”

冯越觉得，她的室友做到了。“她是我能想
象到的最好的人，让人想要依赖。”冯越说得动
情，“我原本是一个不愿意和外界接触的人，大
学四年来，她带着我走到了充满阳光的地方。”

“莎姐姐”留下的光

“吾友李莎少年励志读书，品学兼优，常怀
报国之心。及至其学有所成，乃携友结伴而行
至国家所需之地，传道授业解惑。虽志愿服务
年限尚短，然其极尽全力奉献……”这是研支
团队员陈小晶为缅怀好友写下的文字。

李莎去世后，研支团的队友们整理她留下
来的资料。大家发现一段视频，镜头里，李莎提
起自己的选择，眼中灼灼有光：“有人说现在的
大学生是迷茫的一代，我觉得我们的内心需要
一个方向，要找到自己心之所属，才能更坚定地
向前走。”

队友们被深深打动了。“青春由磨砺而出
彩，前进路上我们会更加努力，让李莎留下的
光照耀更多的人。”他们这样说。

来支教的这近一年间，李莎走过的每一
步，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东升村，孩子们想
念温柔的“莎姐姐”。在龙胜小学，许多人一提
起李莎眼圈就红，“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小学延迟开学，复学时间还没确定，李莎就定
好了车票，决定提前返校，说回来可以为学校
的疫情防控工作做一些事情。”说着说着，李文
哲又落泪了……

如今，在“莎姐姐”教孩子们唱《虫儿飞》的
地方，新一季的水稻已布满山坡。很快，龙胜的
中小学就将迎来暑期，2019届的华南理工大学
龙胜研支团也将结束支教工作，回到母校继续
学业。新一批的支教队员将来接替他们，志愿者
进山的脚步不会停歇。“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
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支教之路。”王弘说。

这应该也是李莎的答案。
（记者：徐海涛、吴思思、麦凌寒、郑天虹、

杨淑馨）

本报记者胡锦武、赖星

刚一开口没说几句话，你就感到他不善言辞，
讷讷地甚至有些腼腆。但当聊起法律，他仿佛换了
一张嘴，对法律条文、经典案例，如数家珍。

因为屡次将前来打招呼、说情之人拒之门外，
他被一些人形容为“油盐不进”，不懂人情世故；而
得到他公正判决的当事人，却纷纷称赞他为“铁面
法官”，没有江湖气和铜臭味。

他就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胡
国运，25 年来坚守审判一线，办案逾千无一错案。
2020年 5月 6日，胡国运在办公室工作时手抚案卷
溘然离世。众多人自发深情追思，称赞他一生饱含
为民情怀，不舍公平正义。

“我敬往事三杯酒，岁月何曾可回头”

“我敬往事三杯酒，岁月何曾可回头。”在一次
搬家整理旧物时，胡国运不禁感慨道。

1971 年，41 岁的胡林根带着包括儿子胡国
运在内的一家老小被下放至南昌五星垦殖场，过
着清苦的生活。在这里，当时只有 7 岁的胡国运
很早就见识了世间百态，饱尝人情冷暖。他能做
的，只有拼命学习，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学 2000余名教师
及家属，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五星垦殖场梅池村，
建立起北京大学江西分校。

因时常与北京知青交流，少年胡国运心中就
此播下了“到北京读大学”的种子。

胡国运兄弟姊妹 7人大多只有小学文化，全
家人节衣缩食供胡国运上学。1983 年，他不负众
望，考上北京大学。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法律
专业。“法律”，在胡国运心中的分量分外厚重。对
他来说，这是弱者手中对抗不公的武器，也是守护
尊严的最后屏障。

未名湖畔的 4 年生活，不仅给了他知识的养
分，更熏陶了他“耿介不阿”的人格。

临近毕业时，胡国运经过再三思考，决定放弃
留京工作机会，他写信告诉家人：“江西现在比较
落后，我要用所学知识回报家乡。”

1987 年，胡国运毕业后进入江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胡林根得知儿子的选择后非常高兴，他

希望儿子能做一个像“包青天”一样的好法官。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已是江西省高院民二庭

副庭长的胡国运和同事办案途中，路过南昌城郊
的一处村庄。他们看到车窗外，烈日下，一位约莫
80 岁的老农，穿着凉鞋，正挑着两筐蔬菜到集市
贩卖。这位老农就是胡国运的父亲，忠厚的他用劳
碌、节省、倔强的一生，教会儿子做正直的人。

“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

在江西法律界，胡国运是公认的民商事审判
专家，同事更是称他为“行走的法律百科全书”。

2016 年初，胡国运担任庭长的民事审判一庭
接手了一起大气污染纠纷案，一审法院在环境侵
权损失数额难以鉴定的情况下，酌情判决污染者
赔偿，受损方因数额过低而选择上诉。

面对这起此前没有先例的新型环境污染案，
担任审判长的胡国运调阅案卷后提出，法庭可以
根据当地林业部门在污染后提供的调查表，就污
染苗木受损情况开展市场调查，从而计算损失额
度，作为判决依据。

“我们有理有据地将污染造成的损失计算出
来，终于让双方服判。”当时的合议庭成员陈幸欢
说，这起案件被最高法院评为典型参考案例。

胡国运办案的严谨细致出了名。“判决书里的
一字一句一标点，都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
一家企业的命运。”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今年 1月，胡国运受理了一起建筑工程纠纷
案，案件争议标的 4000 多万元，矛盾深、专业性强，
案卷材料堆起来齐腰高。因疫情期间无法正常开
庭，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他开启在线审判模式。

“所有的证据材料、意见公开交流分享，案件
得以高效审结。”代理律师邹玲说，胡法官不仅专

业精湛，更通过公开、透明的审判方式让她感受
到了司法的公正。

拿到 4万余字的裁判文书，案件当事人刘卫
东感慨：“虽然部分诉求被驳回，但看完裁判文
书，心服口服。我们做企业的最不希望碰上官司，
如果碰上官司，希望多些像胡国运这样的法官。”

“身披法袍，我别无选择”

胡国运钟爱兰花，无论是在他的办公室，还
是在家中，见到最多的除了书，就是兰花。

花如其人，其人如花。
因曾屡次将前来打招呼、说情之人拒之门

外，胡国运被一些人嘲讽为“油盐不进”，而得到
他公正判决的当事人，却称赞他为“铁面法官”。

胡国运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多年，所办案
件涉及房产、地产等纠纷，法律关系复杂、标的
额动辄以亿计算，有的当事人想方设法动用各
种关系打招呼，甚至对他进行人身威胁。

有一年，众人正召开法官会议研究一起涉
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重大纠纷案件。

这时，胡国运的手机突然响了。一接通，对
方就表明了身份，原来是案件一方当事人。

对方语带威胁，而胡国运只是淡淡地回应：
“不管你找谁，不管怎么威胁我，这个案子该怎
么判就怎么判。”

“高院办的都是大案要案，来找关系的都不
是一般人。”有人提醒他，太耿直，容易得罪人。

为了不让年轻法官受打招呼、说情的困扰，
胡国运告诉他们：“所有案件按法律办，所有案
外压力我来扛。”

在许多年轻法官看来，胡国运是那个始终
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遮风挡雨的人。正如江西

省高院立案二庭庭长龚雪林所说：“正是有了您
的担当，让我有了坚持正义的底气。”

坚守正义，并不容易。曾有恶势力发短信威
胁胡国运：“别把事情办绝了！我知道你女儿在
哪上学，老婆在哪上班！”因担心女儿的人身安
全，胡国运落泪了，但身披法袍，他别无选择。

2018 年，女儿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面临
就业难题。“让孩子去一家好点的律师事务所，
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面对亲戚朋友的建议，
胡国运直接顶了回去：“我今天开了这个口，明
天岂不就要办亏心案。”

妻子刘新明说，胡国运脑袋就一根筋，磨了
30 年，还没磨圆。

“这些工资，农民工等不起”

在很多人眼里“不近人情”的胡国运，却始
终有着一颗“柔软”的心。

2014 年，庭里接手了一起建筑工程案，由
于部分程序瑕疵，按照惯例要发回重审。

胡国运了解案情后发现，案件涉及的 400
多万元工程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工资。
如果全案发回重审，程序一走就是一年半载，农
民工们等不起。在他的建议下，最终办案法官吴
玉萍依法对部分事实先行判决，帮农民工提前
拿到了工资款。

“他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更弱势的群体，
总想着他们的悲欢苦痛。”吴玉萍说。

在胡国运看来，每一次审判都连接着社会
的神经，关系着法治的进步。法官不仅要辨明是
非，还应具备前瞻性，通过法律手段防止悲剧
重演。

今年 3月 7日，福建省泉州市一座酒店发

生坍塌事故，造成数十人死亡。他由此想起，数年
前，江西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好在没造成
人员伤亡。为此，他从 4 月份开始了相关案例的
编撰分析，希望能为今后的审判提供借鉴。

直至去世时，胡国运手边还放着一本翻开的
要在今年 5月 11日进行法庭询问的案卷。
“弹指之间，年届五十……敬畏法律，坚守底

线；力求公平，不欺弱势。”五年前，胡国运回顾自
己法官生涯时这样总结道。

他说，正义的人生是幸福的。
他的去世来得太突然，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

候停止了呼吸。他就这样走了，像一朵晶莹的兰
花飘落在赣鄱的土地上……

“莎姐姐”的歌与笑，成了大山孩子永远的思念
追记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队志愿者李莎

▲李莎（左一）在广西龙胜马堤乡东升小学开展夏令营活动（2019 年 8 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

▲胡国运身穿法袍照。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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